
﹁
蕭
暉
榮
星
﹂
國
際
命
名
典
禮
日
前
在
香

港
隆
重
舉
行
，
出
席
嘉
賓
包
括
中
科
院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負
責
人
、
江
蘇
省
領
導
、
中
聯
辦

官
員
、
廣
東
社
團
總
會
、
潮
洲
商
會
等
等
，

場
面
盛
大
。

二
○
○
八
年
三
月
三
日
中
科
院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發
現
了
一
顆
小
行
星
，
國
際
編
號
︵
一
八
八
九
七

三
︶，
今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正
式
被
國
際
小
行
星
中
心

及
國
際
小
行
星
命
名
委
員
會
批
准
命
名
為
﹁
蕭
暉

榮
星
﹂，
永
載
天
文
冊
上
，
是
國
際
性
和
歷
史
性
的

榮
譽
，
也
是
史
上
首
位
中
國
書
畫
家
獲
此
殊
榮
，

實
至
名
歸
。
實
在
，
太
空
中
擁
有
中
國
名
稱
的
小

行
星
只
有
一
百
多
顆
。

蕭
教
授
是
現
代
著
名
書
畫
家
、
雕
塑
家
、
鑒
賞

家
，
以
畫
梅
花
著
稱
。
還
記
得
第
一
次
擔
任
蕭
教

授
的
畫
展
司
儀
，
全
場
都
是
重
量
級
的
嘉
賓
，
連

莊
世
平
伯
伯
、
張
浚
生
先
生
、
李
嘉
誠
先
生
都
來

了
。
我
特
意
穿
了
一
套
梅
花
衣
袖
的
紅
色
唐
裝
襯

托
現
場
，
蕭
教
授
一
見
我
，
已
向
我
道
謝
感
激
我
的
心
思
，

這
下
子
，
使
我
意
外
又
感
動
。

蕭
教
授
為
人
就
是
這
樣
親
切
和
謙
虛
，
他
總
是
強
調
﹁
蕭

暉
榮
星
﹂
是
每
一
位
中
國
藝
術
家
的
榮
耀
，
並
非
他
個
人
專

享
的
。
蕭
教
授
並
非
出
身
書
香
世
家
和
院
校
科
班
，
卻
擁
有

非
凡
的
藝
術
天
分
。
教
授
成
長
於
國
家
變
革
之
年
，
大
家
對

藝
術
家
都
避
而
遠
之
，
他
並
不
富
裕
卻
不
顧
一
切
，
千
方
百

計
為
他
們
作
出
各
種
幫
忙
及
接
受
名
家
指
導
，
老
前
輩
們
都

感
激
不
已
。

八
一
年
蕭
先
生
來
港
定
居
，
並
努
力
為
各
大
名
家
舉
行
畫

展
，
希
望
為
畫
展
搭
建
平
台
、
加
強
海
內
外
的
交
流
。
他
一

直
為
別
人
服
務
。
實
在
他
的
作
品
早
入
化
境
，
更
連
續
入
選

全
國
美
術
作
品
展
，
並
獲
優
秀
獎
。
二
○
○
五
年
蕭
教
授
方

舉
辦
第
一
次
個
人
巡
迴
展
，
○
六
年
日
本
展
出
之
旅
更
促
進

了
日
中
友
好
的
關
係
，
有
云
是
次
畫
展
，
正
是
溫
家
寶
總
理

訪
日
的
破
冰
之
旅
。

蕭
教
授
為
人
低
調
，
最
近
他
與
領
導
人
習
近
平
的
握
手
照

片
被
人
家
刊
載
在
某
書
刊
封
面
之
上
實
屬
難
得
，
據
知
事
前

必
須
獲
得
中
央
的
批
准
，
可
知
蕭
教
授
的
地
位
。

蕭
教
授
一
生
追
求
藝
術
，
家
庭
幸
福
，
服
務
人
群
全
都
達

到
了
。
今
年
，
他
的
貢
獻
為
他
帶
來
了
天
上
那
顆
充
滿
藝
術

氣
質
的
蕭
暉
榮
星
︵
一
八
八
九
七
三
︶，
其
中
更
帶
㠥
濃
濃
的

香
港
味
道
。
因
為
有
㠥
回
歸
之
年
份
，
九
七
之
後
的
﹁
三
﹂

字
更
是
生
氣
勃
勃
之
意
，
可
喜
可
賀
。
祝
蕭
暉
榮
教
授
及

﹁
蕭
暉
榮
星
﹂
永
放
光
芒
。

世
界
價
值
觀
，
難
得
有
共

識
，
莫
過
於
是
﹁
磚
頭
﹂
和

﹁
金
磚
﹂，
最
為
保
值
。
全
球
房

地
產
有
永
恆
投
資
價
值
，
皆
因

長
久
而
然
升
值
，
同
樣
，
黃
金

亦
然
。
狂
印
鈔
票
的
今
天
，
恐
怖
分

子
令
和
平
受
威
脅
的
年
代
，
人
們
防

通
脹
恐
戰
爭
心
理
作
祟
，
黃
金
正
是

避
難
所
。

然
而
，
世
界
畢
竟
無
只
升
不
跌
的

東
西
，
最
近
以
黃
金
為
首
的
貴
金
屬

商
品
市
場
掀
起
大
風
大
浪
，
黃
金
被

狂
插
暴
跌
，
打
破
了
多
年
以
來
黃
金

只
升
不
跌
的
神
話
。
上
周
當
金
價
暴

跌
時
，
路
過
金
舖
見
久
未
有
的
人
頭

湧
湧
現
象
，
卻
原
來
久
等
多
時
待
金

跌
的
師
奶
太
太
們
，
到
金
舖
搶
購
金

條
或
金
飾
。
雖
然
今
年
蛇
年
沒
立
春

是
盲
年
，
不
利
婚
嫁
，
惟
趁
金
價
跌
買
入
金

飾
，
待
女
兒
嫁
時
作
陪
嫁
用
；
又
或
者
娶
媳

時
，
媳
婦
入
門
作
見
面
禮
。
龍
鳳
金
鐲
最
搶

手
，
金
舖
存
貨
不
多
，
訂
造
要
等
候
又
何
妨
！

別
以
為
門
庭
若
市
，
金
舖
老
闆
必
賺
大
錢
，
其

實
，
老
闆
是
賣
去
一
件
賠
上
跌
了
價
的
金
料
。

可
真
是
﹁
笑
㠥
蝕
﹂
哩
。
中
國
人
和
印
度
人
皆

喜
愛
金
飾
，
而
印
度
婦
女
更
是
喜
歡
戴
上
。

黃
金
是
否
已
跌
夠
了
，
是
時
候
入
貨
了
嗎
？

眾
說
紛
紜
。
事
實
上
，
黃
金
最
大
價
值
是
各
國

作
儲
備
之
用
，
有
一
定
需
求
。
近
十
多
年
來
，

黃
金
價
格
以
倍
數
增
長
，
倒
也
是
時
候
作
調

整
，
好
讓
人
有
機
會
入
貨
。
中
國
人
口
眾
多
，

在
需
求
上
，
在
儲
備
之
用
方
面
，
黃
金
對
中
國

是
相
當
大
的
市
場
收
藏
品
，
據
悉
近
日
黃
金
跌

價
，
正
是
大
買
主
哩
。

中
國
習
李
新
政
府
上
任
，
正
在
蜜
月
期
，
世

界
金
融
貨
幣
商
品
市
場
大
掀
風
浪
，
似
對
習
李

等
領
袖
作
考
驗
。
集
體
領
導
以
民
為
本
的
領
導

班
子
，
老
百
姓
及
世
界
投
資
者
有
理
由
相
信
新

政
府
有
足
夠
智
慧
和
能
力
駕
馭
及
應
付
挑
戰
，

在
改
革
開
放
道
路
上
前
進
，
不
鬆
不
緊
，
不
緩

不
急
，
把
握
時
機
運
籌
帷
幄
。
對
內
地
證
券
及

金
融
市
場
維
穩
信
心
堅
定
不
移
，
A
股
見
底
，

伺
機
吸
入
也
是
時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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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巴
馬
總
統
因
﹁
多
口
﹂
讚
一
位
官
員
是

個
美
女
，
惹
了
小
風
波
，
最
終
要
致
歉
。
堂

堂
一
國
元
首
，
政
治
不
正
確
固
然
要
受
批

評
，
但
美
女
在
學
校
和
職
場
的
實
際
境
況
是

怎
樣
的
？
是
有
趣
的
問
題
。

美
人
都
知
道
自
己
美
，
這
點
信
心
是
從
小
的
自

我
觀
察
和
人
家
的
讚
美
而
累
積
起
來
的
。
美
人
之

為
美
，
必
定
是
全
面
的
，
所
以
那
些
自
稱
自
己
眼

睛
很
美
、
或
頭
髮
很
美
的
人
，
泰
半
不
會
很
美
。

真
正
的
美
人
，
多
是
從
小
到
大
在
每
一
班
級
都
最

美
，
也
常
有
人
專
從
別
班
來
看
她
，
她
們
也
了
然

於
心
，
但
看
不
出
在
意
。
到
出
來
做
事
，
這
類
美

女
也
會
是
公
司
裡
最
好
看
的
，
她
們
自
己
也
知

道
，
但
不
賣
弄
，
總
之
是
靜
靜
的
做
事
。

我
曾
經
有
過
一
位
很
美
的
秘
書
。
有
次
去
北
京

參
加
一
個
研
討
會
，
突
然
要
運
一
批
印
刷
品
上
京
，
可
時
間

太
急
，
速
遞
也
來
不
及
了
，
只
好
請
秘
書
走
一
趟
。
但
到
首

都
機
場
如
何
過
海
關
，
一
個
嬌
滴
滴
女
子
怎
樣
押
運
那
大
批

東
西
，
我
們
太
忙
，
根
本
沒
想
，
就
由
她
﹁
執
生
﹂
去
。
不

久
那
批
東
西
果
然
順
利
送
到
，
問
她
過
程
如
何
，
她
說
從
頭

到
尾
手
指
頭
都
沒
動
過
，
因
為
從
公
司
到
機
場
一
程
，
有
公

司
司
機
幫
手
推
，
到
機
場
就
交
航
空
公
司
托
運
。
那
下
機
後

怎
辦
呢
？
原
來
她
在
機
上
坐
在
一
位
駐
京
港
男
旁
邊
，
港
男

知
道
她
要
獨
力
搬
運
一
批
沉
甸
甸
的
東
西
，
下
機
時
二
話
不

說
，
替
她
打
點
，
一
直
送
到
計
程
車
上
。
到
了
酒
店
，
自
有

小
廝
來
侍
候
。
於
是
她
光
坐
了
趟
來
回
飛
機
而
已
，
全
程
不

必
動
手
。
我
不
敢
說
這
和
美
有
關
，
但
記
得
她
眨
㠥
大
眼
睛

說
話
的
可
愛
樣
子
，
我
是
港
男
也
義
不
容
辭
。

美
人
多
是
淡
定
的
，
很
少
見
﹁
慌
失
失
﹂
的
美
女
。
曾
經

有
一
位
助
手
，
從
小
到
大
都
是
校
花
。
有
時
帶
她
去
開
會
，

有
客
戶
本
來
是
另
一
個
部
門
的
，
也
會
借
故
來
﹁
旁
聽
﹂，
就

為
了
看
她
。
其
實
也
沒
甚
麼
企
圖
，
只
是
好
奇
看
看
，
我
只

怕
這
些
使
客
戶
分
心
。
後
來
她
結
婚
了
，
要
離
職
，
大
家
都

若
有
所
失
。
有
客
戶
來
電
郵
說
，
很m

iss

她
的beautifulface

。

總
統
與
凡
人
，
都
免
不
了
政
治
不
正
確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美 人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為
主
編
的
雜
誌
搞
一
個
﹁
余
光
中
專
輯
﹂，
重
溫
了
一

些
他
的
作
品
，
賞
心
之
至
。
最
令
我
難
忘
的
，
當
是
少

年
時
代
讀
他
列
入
﹁
文
星
叢
刊
﹂
的
三
部
作
品
：
散
文

集
︽
逍
遙
遊
︾、
文
學
評
論
集
︽
掌
上
雨
︾、
詩
集
︽
蓮

的
聯
想
︾。
︽
蓮
的
聯
想
︾
遍
搜
書
山
不
見
，
料
是
為
無

良
者
一
借
而
不
復
還
。

當
年
，
同
輩
朋
友
莫
不
喜
閱
李
敖
，
︽
上
下
古
今
談
︾、

︽
傳
統
下
的
獨
白
︾、
︽
文
化
論
戰
丹
火
錄
︾
盡
掛
在
他
們
的

嘴
上
，
談
個
不
休
。
我
獨
喜
這
個
五
呎
三
吋
、
一
百
一
十
五

磅
的
作
家
，
尤
其
是
︽
逍
遙
遊
︾，
更
令
我
癡
愛
，
咀
嚼
再

三
。
咀
嚼
其
文
字
，
咀
嚼
其
學
識
，
咀
嚼
其
行
文
結
構
。
在

︽
逍
遙
遊
︾
的
︿
後
記
﹀
中
，
他
說
：

﹁
我
倒
真
想
在
中
國
文
字
的
風
火
爐
中
，
煉
出
一
顆
丹

來
。⋯

⋯

我
嘗
試
把
中
國
文
字
壓
縮
，
搥
扁
，
拉
長
，
磨

利
，
把
它
拆
開
又
拼
攏
，
折
來
且
疊
去
，
為
了
試
驗
它
的
速

度
、
密
度
、
和
彈
性
。
﹂

︽
逍
遙
遊
︾
中
的
︿
鬼
雨
﹀
，
余
光
中
就
將
他
這
﹁
願

望
﹂，
努
力
的
煉
，
煉
，
煉
，
而
終
於
煉
出
一
個
風
格
來
。
中

國
文
字
在
他
的
手
上
，
確
是
煉
得
出
神
入
化
，
﹁
今
夜
的
雨

裡
充
滿
了
鬼
魂
。
濕
漓
漓
，
陰
沉
沉
，
黑
森
森
，
冷
冷
清

清
，
慘
慘
淒
淒
切
切
。
今
夜
的
雨
裡
充
滿
了
尋
尋
覓
覓
，
今

夜
這
鬼
雨
，
落
在
蓮
池
上⋯

⋯

﹂
這
種
淒
美
的
文
字
，
這
種
融
合
李
清

照
詞
句
而
痕
跡
不
露
的
句
子
，
古
今
的
學
者
散
文
，
誰
可
與
之
比
肩
？

咀
嚼
︽
逍
遙
遊
︾
每
篇
文
字
，
實
如
嚼
橄
欖
。
如
果
沒
有
深
厚
的
學

養
，
也
難
嚼
出
其
中
蘊
含
的
學
問
。
少
年
時
讀
︽
逍
遙
遊
︾，
只
浸
在
優

美
中
；
壯
年
讀
︽
逍
遙
遊
︾，
每
一
句
都
可
尋
出
典
來
；
如
今
鬢
已
星
星

也
，
作
家
的
情
懷
，
已
邁
心
頭
。
︿
鬼
雨
﹀
的
結
構
，
亦
顯
特
別
，
第

一
段
是
噩
耗
，
第
二
段
是
授
課
，
第
三
段
是
埋
葬
，
第
四
段
是
書
信
，

段
段
的
中
心
，
都
離
不
了
出
世
僅
三
天
即
夭
折
的
兒
子
。
段
段
意
象
鮮

明
，
學
識
噴
湧
。
這
是
精
緻
的
特
寫
，
也
是
自
傳
性
的
散
文
。

︽
逍
遙
遊
︾
中
，
還
有
篇
︿
黑
靈
魂
﹀，
亦
為
我
所
愛
。
當
年
也
，
嗜

閱
愛
倫
坡
的
偵
探
、
恐
怖
小
說
。
余
光
中
這
篇
記
述
了
前
往
巴
鐵
摩

爾
，
拜
訪
愛
倫
坡
故
居
和
墓
園
的
作
品
，
我
自
是
情
有
獨
鍾
。
且
看
：

﹁
可
能
的
話
，
我
甚
至
準
備
用
十
元
美
金
賄
賂
閽
者
，
讓
我⋯

⋯

在

坡
的
床
上
勇
敢
地
一
宿
。
不
入
鬼
宅
，
焉
得
鬼
詩
？
我
很
想
嘗
試
一

下
，
和
這
個
黑
靈
魂
，
這
個
恐
怖
王
子
這
個
憂
鬱
天
使
共
榻
的
滋
味
。

即
使
那
施
巫
的
時
辰
，
從
冷
汗
涔
涔
的
惡
魘
中
驚
覺
，
盲
睛
的
黑
貓
壓

在
我
胸
腔
，
邪
惡
的
大
鴉
棲
在
窗
櫺
，
整
個
煉
獄
的
火
在
它
的
瞳
中
。

即
使
次
晨
，
有
人
發
現
我
被
謀
殺
在
坡
的
床
上
，
僵
直
的
手
中
猶
緊
握

坡
的
﹃
紅
死
﹄，
那
也
不
是
最
壞
的
結
果⋯

⋯

﹂

︿
黑
靈
魂
﹀
是
余
光
中
第
一
篇
記
述
其
文
學
行
旅
的
作
品
。
寫
於

︿
鬼
雨
﹀
之
後
，
文
字
同
樣
是
精
煉
出
來
的
，
用
典
也
是
豐
富
的
，
結
構

也
是
別
致
的
。
兩
篇
作
品
都
涉
﹁
鬼
﹂，
都
涉
李
賀
，
︿
黑
靈
魂
﹀
甚
至

虛
擬
坡
飛
到
唐
朝
，
與
李
賀
、
韓
愈
、
賈
島
相
遇
，
﹁
推
敲
﹂
詩
句
。

看
余
光
中
，
正
如
陳
幸
蕙
所
言
，
真
是
﹁
悅
讀
﹂
！

鬼雨下的黑靈魂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沈
崇
這
個
人
，
﹁
沈
崇
事
件
﹂，
現

在
的
中
青
年
人
，
包
括
大
陸
和
香
港
，

大
概
多
數
人
都
不
知
道
是
誰
和
是
什
麼

回
事
。
但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我
們
這

些
大
學
生
，
都
曾
為
美
軍
對
沈
崇
施

暴
，
走
上
街
頭
，
參
加
反
美
示
威
遊
行
，
並

且
是
當
年
反
對
蔣
介
石
政
權
的
崇
美
媚
美
的

一
個
關
鍵
性
運
動
。
我
是
這
場
示
威
遊
行
的

參
加
者
之
一
。

沈
崇
是
當
年
北
京
大
學
的
學
生
，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平
安
夜
在
街
頭
被
駐
華
美
軍
強
行
架

走
強
姦
。
此
事
經
北
平
國
民
黨
警
察
局
呈
報

內
政
部
核
實
。
但
事
件
引
起
公
憤
，
北
平
大

學
生
於
是
醞
釀
行
動
。
國
民
黨
當
局
居
然
捏

造
謠
言
，
說
是
中
共
八
路
軍
派
女
同
志
色
誘

美
軍
製
造
事
件
。
這
種
謊
言
更
加
火
上
添

油
，
遂
惹
起
全
國
性
的
學
生
反
美
反
蔣
示
威

遊
行
，
並
且
是
後
來
演
變
成
反
內
戰
反
飢
餓
學
生
運
動

的
前
奏
，
也
是
反
美
蔣
發
動
內
戰
的
重
要
火
頭
。

此
事
已
過
去
六
十
多
年
，
原
來
沈
崇
仍
在
人
世
。
經

許
禮
平
世
兄
明
查
暗
訪
，
居
然
把
沈
崇
的
身
世
揭
露
人

前
。原

來
沈
崇
事
後
改
名
沈
峻
，
大
概
取
其
﹁
崇
山
峻
嶺
﹂

的
意
思
。
後
來
嫁
給
著
名
的
漫
畫
家
丁
聰
。
丁
聰
的
漫

畫
聞
名
全
國
，
但
沈
峻
的
名
字
卻
少
為
人
知
。

經
許
禮
平
揭
盅
，
原
來
沈
崇
是
個
大
家
閨
秀
，
系
出

八
閩
望
族
。
是
抗
英
名
臣
林
則
徐
的
外
玄
孫
女
，
兩
江

總
督
兼
南
洋
大
臣
沈
葆
楨
的
曾
孫
女
，
著
名
作
家
林
琴

南
的
外
孫
女
。
父
親
還
是
國
民
黨
外
交
部
次
長
沈
劭
，

哥
哥
是
國
民
黨
駐
法
大
使
。
這
樣
的
一
位
名
門
之
後
，

生
活
嚴
謹
，
學
習
認
真
，
怎
麼
可
能
被
人
利
用
作
為
色

誘
工
具
？

事
件
發
生
翌
年
，
美
軍
軍
事
法
庭
迫
於
民
憤
，
判
處

主
犯
美
軍
皮
爾
遜
強
姦
罪
成
立
，
判
十
五
年
徒
刑
。
但

美
國
軍
事
法
庭
總
檢
察
長
卻
宣
布
判
決
無
效
，
並
經
海

軍
部
長
核
准
，
皮
爾
遜
無
罪
釋
放
並
恢
復
原
職
。

毛
澤
東
在
︽﹁
友
誼
﹂，
還
是
侵
略
？
﹂︾
一
文
中
︵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
也
談
到
了
﹁
沈
崇
事
件
﹂。

指
﹁
強
姦
沈
崇
案
的
犯
人
回
到
美
國
，
卻
被
美
國
海
軍

部
宣
布
無
罪
釋
放
﹂。
沈
崇
的
名
字
上
了
︽
毛
選
︾，

﹁
文
革
﹂
中
她
便
逃
過
一
劫
。

沈崇事件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思　旋

思旋
天地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遊
杭
州
不
下
十
數
次
，
蘇
堤
、
白
堤
、
斷
橋
是
每
次
必
遊
之

地
，
春
、
夏
、
秋
、
冬
四
季
，
各
有
不
同
景
致
。
雖
然
錯
過
了

去
年
底
的
蘇
堤
踏
雪
，
但
四
月
春
日
，
蘇
堤
上
的
桃
紅
柳
綠
，

更
令
人
深
深
感
受
到
杭
州
西
湖
的
綺
麗
多
姿
。

三
日
兩
夜
的
杭
州
遊
，
除
了
西
湖
是
必
遊
之
地
，
也
探
遊
了

從
未
到
過
、
被
杭
州
本
地
人
稱
為
絕
密
私
藏
的
九
溪
十
八
澗
。

一
個
做
導
遊
的
朋
友
對
我
說
，
九
溪
的
這
條
路
是
他
的
私
藏
，
很

小
心
又
很
得
意
的
樣
子
，
生
怕
被
別
人
聽
了
去
。
他
從
不
帶
遊
客
來

這
兒
，
這
裡
不
是
杭
州
響
當
當
的
景
點
，
遊
客
回
去
會
投
訴
他
的
。

更
重
要
的
是
，
他
不
捨
得
。
走
馬
觀
花
的
旅
遊
團
是
不
能
體
會
九
溪

之
美
的
，
那
樣
彷
彿
是
把
他
的
私
藏
褻
瀆
了
。

走
九
溪
是
需
要
一
顆
平
常
心
的
。
九
溪
入
口
處
的
林
海
亭
上
，
有

一
副
名
聯
：
﹁
小
住
為
佳
，
且
吃
了
趙
州
茶
去
；
曰
歸
可
緩
，
試
同

歌
陌
上
花
來
。
﹂
古
人
的
意
思
是
要
遊
客
慢
行
、
細
品
，
最
好
住
下

別
走
，
方
能
體
會
九
溪
妙
處
。

住
下
不
走
是
有
些
奢
侈
了
，
現
代
人
哪
能
如
此
閒
散
；
但
是
挑
一

個
下
午
細
細
走
來
，
倒
是
心
曠
神
怡
的
。
前
提
是
，
你
是
一
個
樂
於

體
驗
過
程
的
人
。

入
山
前
便
是
一
片
茶
園
，
剛
好
是
清
明
前
的
採
茶
旺
季
，
但
見
採

茶
人
頭
戴
寬
邊
帽
、
身

揹
巨
型
竹
籮
，
兩
手
不

停
在
茶
樹
上
摘
下
那
翠

綠
的
芽
葉
，
動
作
之
敏

捷
，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

越
往
裡
走
，
山
路
越
來
越
彎
，
溪

流
越
來
越
急
。
九
溪
十
八
澗
指
的

是
有
溪
流
十
八
個
澗
口
，
一
路
歡

快
而
下
，
讓
人
的
心
情
也
不
由
得

歡
快
起
來
。

一
路
走
來
，
不
經
意
遇
上
了
一

位
茶
農
老
太
太
，
獲
邀
到
她
在
楊

梅
嶺
上
的
家
中
嚐
茶
，
新
鮮
的
雨

前
獅
峰
龍
井
茶
葉
，
泡
出
來
一
杯

三
叉
倒
掛
、
晶
瑩
嫩
綠
靚
茶
，
喝

後
餘
韻
迴
蕩
，
令
人
心
曠
神
怡
！

杭州的絕密私藏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搶「金磚」

璀璨的星

陪酒自古就有，《紅樓夢》第一一七回裡便有
陪酒的記載：「一日， 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
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㠥喝㠥
勸酒。賈薔便說，『你們鬧得太俗，我要行個令
兒⋯⋯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
酒。』眾人都依了。」這叫來的幾個陪酒的既會
喝酒，又會勸酒，還會唱曲兒、行令，可謂陪酒
的佼佼者。
《紅樓夢》裡說的是家宴請陪酒的來助興，以

烘托酒席氣氛，讓客人吃得盡興。那公宴有沒有
請陪酒的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從《宋史》裡便
可窺見一、二。官場上公款吃喝的腐敗，在宋朝
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請陪酒也升級到請紅樓名
妓女。為此，宋孝宗上台後，積極整頓吏治，裁
汰冗官，懲治貪污，對公費宴專門制定了《職制
令》加以限制：「國信使傳宣使命，准許赴公
筵；因點檢或議公事也許赴酒食；各發運司監司
遇聖節許赴公筵；巡歷所至，薪、炭、油、酒、
食各費並依例聽受。」又規定，「各監司及其官
屬、帥司等處，及其所差幹辦公事官，於廨宇所
在，應赴筵會而赴者，聽送酒食」，朝廷定制撥付
茶宴費。對於妓樂助興，也有限制：除「州郡遇
使命經過應官侍者」外，各州縣官「非遇聖節及
赴本州島公筵若假日，而用妓樂宴會者，杖八
十」；《職制敕》規定各官「預妓樂宴會者各徒
二年，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
可見封建時代的王朝雖然腐敗，但對公宴和陪

酒還是加以制約的，就規定內的紅樓妓女陪酒也
是一是一、二是二，很少出現超越陪酒範圍的醜
聞。
時代的腳步走到今天，雖然懲治腐敗力度不斷

加大，然吃喝風卻日盛，陪酒也不斷升級。從改
革開放前單位的辦公室主任陪酒，到改革開放後
的業務科長陪酒，再到酒店服務員陪酒，繼而到
現在時興的單位部門內部美女陪酒，這陪酒也跟
㠥時代不斷轉型。
前不久，我應邀出席一個飯局，與我相鄰的一

桌是領導席，在座的都是某某局局長、某某所所
長、某某公司董事長之類，然其中卻有兩位長相
可人的小女生，年齡不過20多歲，應該剛招聘進
單位工作不久。一開席，這兩個小女生都羞澀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很是拘謹，該單位的負責人
激情地鼓勵她們敬各位領導酒：「小X呀，小B
呀，你們平時工作都是單位出類拔萃的，怎麼到
這裡都縮手縮腳的啊！不是和你們說過嗎，今天
在座的都是成功人士，幫過我們單位不少忙，快
快快，多代表我們單位敬敬他們！」聽到單位領
導催促，這兩位小女生不好再矜持，便相繼敬開
了。等到兩位小女生都敬完了一圈，這些成功人
士也都興奮起來，有的就開始說一些很露骨的黃
段子。小女生聽得眼睛都大了，臉色也露出了紅
暈，顯得很不自在。而越發這樣，這些成功人士
說起黃段子來越高興。酒席結束，總該讓兩位陪
酒的小女生回去休息吧，且慢，還有下集。只聽

現場最高領導某某局局長提議：「各位，今天晚
上大家都很高興，兩位美女也非常開心，接下來
我們去歌廳唱唱歌如何？」烏拉，豈有不同意
的？ 接下來這一桌貴賓都一窩蜂地跑到某某
KTV，坐在昏暗的包廂裡面去繼續行樂了。兩位
小女生只能繼續陪伴這些對單位有貢獻的要人，
其結局可想而知了。
眾所周知，飯局是中國特色的工作方式之一，

很多事情都是依靠飯局來完成的。飯局不僅僅是
吃菜喝酒，還得讓客人高興，情緒高漲，這樣才
有助於大事、難事的解決。俗話說：秀色可餐。
秀色是很好的下飯菜，有秀色才可餐。如果沒有
美女的入席，客人就顯得不怎麼舒服，吃喝起來
也沒胃口。如此，你想辦的事兒也就難辦成。這
似乎成了飯局的潛規則。也給單位領導帶來了難
題，上哪兒找美女陪同呢？服務員沒檔次，而且
還要點她銷的酒；娛樂場所的小姐又太惹眼，操
作起來也難，弄不好讓別人
誤以為領導經常消費小姐。
只有請本單位的年輕漂亮女
職員最好，既是工作需要，
又顯得領導和下屬打成一
片，對上對下對裡對外都好
交代。所以，不少單位領導
在內部挖潛力，培養有文化
明事理性格隨和長相漂亮的
年輕女性陪酒。內部潛力不
足的便以招聘為名，從求職
心切的女大學生中選拔。平
心而論，絕大多數女職員都
不願意去陪酒，但又必須
去。因為如果不聽話得罪了
領導，以後在單位就不會有

好日子過，領導會拿小鞋給她穿，處處刁難她，
或者安排她去做又苦又累的工作，甚至遭辭退。
她們不想因小失大，就強作歡顏去應酬。如果客
人能理解這些女職員陪酒的苦衷，點到即止倒也
罷，但問題是有些客人特別是身居要職的領導，
一經美女陪酒就想入非非，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於是就出現了關於女教師、女公務員、女職員陪
酒被性侵犯的接二連三的新聞，駭得一些女大學
生求職紛紛要求單位保證不陪酒。
飯局上的美女陪酒，是一道表面光彩內裡苦澀

的風景，它根源於腐敗這棵大樹，潛藏㠥輕視女
性人格、將女性視作公關需要性資源的不良思
想。可怕的是，不少人對此熟視無睹或輕描淡
寫，以致美女陪酒之風日盛。這無疑會助長社會
道德的墮落與敗壞，令女性生存狀況惡化，承受
巨大壓力。因此，要剎住這股歪風，就必須徹底
治理腐敗，剷除導致世風日下的根。

陪 酒

■飯局助長了陪酒之風。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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